費蒙《費蒙的傳奇小故事》左手畫漫畫、右手寫小說、叱吒文藝界半世紀

闖蕩文壇一利筆

自十三歲參加學校「小鬼隊」到街頭繪抗戰壁畫開始，李費蒙左手漫畫、右手小說，畫漫畫時叫牛哥，寫小說時叫費蒙，一支利筆開展創作生涯六十年。據估計，他畫過兩億張的畫、七十幾冊漫畫，寫近百部小說。當紅之際，不論牛哥或費蒙，均聲名大躁，紅遍港澳、臺灣與東南亞等地。轟動的盛況，可從全台灣的報社同時連載他的作品，讀者每天搶閱讀報，每家報紙銷量直線上升，以及費蒙小說出版立刻銷售一空，《賭國仇城》發行量達百萬冊中看出端倪。

與牛結緣妙人生

費蒙，本名李費蒙，又名牛哥。他愛牛畫牛，天生牛脾氣，又愛收藏牛藝品，一輩子似乎注定與「牛」結緣。他生命中的第一個牛年（一九二五）：在香港呱呱落地，西洋星座是「金牛座」，時辰是「丑」時，得「小牛」的乳名。生命中的第二個牛年（一九三七）：蘆溝橋事變爆發，中日長期抗戰，當時居住在湖北漢口市，被老師發掘繪畫天分，成為「小鬼隊」街頭壁畫的主繪執筆人，從此開始塗鴨創作，想不到這支筆就再也丟不下來。生命中的第三個牛年（一九四九）：隨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負會來臺，那時他已經用筆名牛哥投稿，創造出那個有兩顆大門牙，頭上三根毛的「牛伯伯」，並且著手寫第一部小說《賭國仇城》，開始邁向他漫畫與小說同步創作的黃金歲月。

傳奇紀錄無人及

費蒙‧牛哥的傳奇紀錄，事隔多年仍為藝文人士津津樂道。第一本小說《賭國仇城》創下發行百萬冊的輝煌紀錄，從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，曾四度搬上銀幕，一九八○年由原著改編的同名電影《睹國仇城》，還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本改編獎；曾經一度，費蒙小說洛陽紙貴，暢銷風靡了整個華人地區。《睹國仇城》，是屬於百強評選的作品。以牛伯伯為主角的「牛伯伯打游擊」漫畫，開始在中央日報連載後，一個月內，報份由原先幾千份，暴漲至數萬份：只見牛哥紅透半邊天，報社老編排隊要稿子，首創報紙靠漫畫打場面的奇觀。從牛伯伯、牛小妹、老油條、牛老二到喜妹等，牛哥創造的漫畫人物造型突出，滑稽逗趣，調侃人生百態，挑戰高官權貴，伴隨讀者一同走過成長路。他竭盡心力改造國內漫畫環境，並默默培育漫畫人才如林晉、趙寧、小董、任適正、林文義等「牛家班」子弟，對國內漫畫發展貢獻良多，無人能出其右。

一世才情領風騷

費蒙自謙寫小說，是在「天不時地不利，人不和」的惡劣環境下，走出一條縫隙，完成了近百部的社會傳奇小說，這在藝文界算是一大奇蹟，也代表了那時代的文人求生存的智慧與無奈。費蒙，他興趣廣泛，才華洋溢，有著敏銳的觀察力與豐富的想像力，尤其喜好結交朋友，因此各類題材均能涉獵，並以寫實的手法表現。他下筆犀利神速堪稱一絕，可以一天同時趕寫不同的連載小說與漫畫。此外，蒐藏世界近兩千多隻形形色色的牛藝品，猶如一座牛的博物館，也令人嘖嘖稱奇。


費蒙《牛哥自述（一九七九）》

「人怕出名豬怕壯」，這是二十餘年前，一位至親好友告訴我的一句警語。然而，一個畫者，你不求出名，你求什麼呢？最近張大千老先生曾感嘆地告訴朋友說：「一個人受聲名之累也是很痛苦的，慕名者上門，你和他既不認識，又沒有交情，經常面對面的，不知道談些什麼好？...」

筆者未做過領薪水的教師，但講學的次數不少，也曾收了不少的「入室子弟」，教導他們怎樣學習漫畫，和做一個漫畫家的道理。迄今為止，仍有不少渴望拜師的等待著，但我既抽不出時間，也沒有當年的那股豪邁的魄力。「有教無類」，是「萬世師表」流傳下來的，在我的「入室子弟」之中，有不良少年、有各階層教育水準不同的學子。

好在我這個「老師」是不收學費的，除了教導畫技之外，尚須惇導「浪子回頭」，替他們解決各項的難題，這些都不必去說它了，否則會被人誤為標榜之嫌。每逢有講學機會，或是學習漫畫開課的時間，我的開場白差不多都是相同的。「世界上的名畫家有多少人？名漫畫家有多少人？已經成名的有多少人？『名成利就』的我們已經看到，或者久聞其名，或是看過他的作品，但是在學習過程，艱苦奮鬥的一段時日，誰也沒有看到，曾經餓飯的，餓死的，半途而廢轉業的，百分比應以天文字計算。……這段話，就是要告訴各位，要學，就要把它學好，否則，等到發覺失敗時再去轉行，浪費了寶貴光陰。『懸崖勒馬』莫大幸焉！」

「做一個漫畫家，第一，需要畫技，第二，需要『漫畫頭腦』，畫技我可以傳授！常言說得好，『鐵杵磨成針』，只要肯下功夫，一年畫不好，畫它兩年，兩年畫不好，畫它五年，總歸會『畫出人頭地』。但『漫畫頭腦』，我只能設法開導，『朽木不可雕』時，不能怨『老師』，怨天怨地怨娘胎可也！」

筆者是民國十四年生於香港，（一九二五）（牛年），我從小就愛牛，也生就有點牛條脾氣，孩提時代，乳名叫「小牛」，至到學漫畫開始，自己取了個筆名叫做牛哥，也活該自此像牛般的勞碌。我十二歲的一年，是不幸的一年，也可說是幸運的開始，日寇侵華，抗戰軍興，那時候蔣委員常號召全民抗戰，不分男女老幼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筆者只有十二歲，既無錢又無力，幹什麼好呢？那時候，滿街都是標語，牆壁上到處張貼「抗日漫畫」。

筆者對漫畫有興趣，於是開始學習「塗鴉」。抗戰失利，我們兄弟四人隨大姐由湖北逃難返回「故鄉」香港。照說在故鄉的土地上親友眾多，應該生活無虞，但相反的，我們生活困苦得連學費也無著。我能自給的途徑，就是繪漫畫。每在課餘，不停地畫，分寄給各報，沒錢購郵票時，就步行送到報社信箱。記得第一張被發表的漫畫是中秋節在香港的華僑日報。畫了一個中國人拿著圓型與月光對比的圓炸彈，點燃了引線向「大日本皇軍」投去，標題是「月光下的抗戰」！

「處女作」在報紙上發表了，這是天大的事情，稿費是七毛港幣。（那時候一毛錢可以吃一筒冰淇淋。）那時候香港的教育制度是英國式的，學級分為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也就是中小學連在一起，由第八年級唸起，學費是按月繳的，每月港幣八元，假如一個月繳不出學費，下個月就輟學了。八元港幣的學費對我而言，是需要在報紙上發表十一幅半漫畫才恰夠一個月的學費。

不怕說丟醜的話，報館的編輯老爺是相當殘酷的，每個月我至少有百幅以上的漫畫分送給各報。而刊登出來的不到四、五幅。字紙簍是我的作品的「葬生之地」。當然，這是當時我的見識、漫畫的技巧都未成熟，怨天尤人只是多餘的。我差不多過了兩年沒有午飯的生活...。

太平洋戰爭爆發，到抗戰勝利，我曾流浪天涯，做過報館的練習編輯、助編、撰稿人、廣告設計、卡車司機、礦工、白話劇（文明戲）硬裏子演員、編導、救濟物資公路運輸車隊隊長，報紙副刊及雜誌主編，小說專欄作者，就是只有漫畫沒有斷輟過。走到那兒畫到那兒。能收到稿費的，當它是「外快」，收不到稿費的，當它是「磨槍」。

民國卅八年，我由廣州隨「農復會」到台灣，當時「農復會」的主任委員是蔣夢麟先生，他並不認識我。「農復會」是美援「經濟合作總署」轄下的「農業復興」機構，高級職員美國人佔半數。主管「農復會電化教育」的是一位美國專欄作家兼漫畫家顧福林先生（Mr. Goodfriend），他是為求才，在廣州所有的報紙上找尋漫畫傑出人才。當時，筆者在廣州發表的連載漫畫有兩篇。一，「牛伯伯畫傳」，在華南日報。二，孖辮女（即牛小妹）在環球日報。顧福林「慧眼識英雄」親自到報社，委以高職「First Artist」（畫室主任）到台灣。（民國卅八年九月一日登岸高雄，辦事處設在西子灣（今之蔣公紀念別館）。

農業教育宣傳利用漫畫較多於文字，筆者招考任用之畫家計有：李祖德（今經濟部展覽處處長）；劉成鈞（名畫家兼書法家——電影國歌字幕書寫者）；張尼（漫畫，廣告設計家）；吳廷標（漫畫家，擅長國畫人物寫生，曾在國外開有多次的畫展會）；梁乃予（畫家，金石家，曾獲去年金石國家論文獎）。當時「農業復興」的宣傳重點在於：一、農業技術更新，二、增產，三、土地改革，四、節育。（減低人口壓力。）利用漫畫為第一宣傳功能。

不幸事情發生是由於顧福林先生（他是畫家也是畫室的「頭家」。）每設計一項「計劃」時繪畫中華民國的國旗，繪「白日」時，他不管上面有十二隻角，每每繪成「菊花」模樣。筆者曾多次給予勸告，要畫出十二隻角，不被他採納。因之，筆者還以顏色。每繪星條旗時，給他亂點麻子。我說：「反正是『花旗』，上面什麼樣的花都有！」由此開始，顧福林認為我有「反美思想」。

那時的「美援黃豆」，經軋油製成豆餅，要在上面壓出「中美合作」的旗幟，拿去餵豬。反正豬只管吃豆餅。牲畜不會管誰和誰合作的，你愛怎麼壓，怎麼軋時，悉聽尊便。但在台北市舖設柏油馬路時，卻吵翻了天。那時候的台北市總共沒有幾條柏油馬路，可以算得出的中山北路、中正路、館前街、衡陽路、博愛路等等（不必細列了，反正只有那麼的幾條。）其餘的都是黃泥街道，每當雨後，泥濘至少有半褲腿高...

「中美合作」舖設柏油馬路，進行的方式是由地方政府籌款三分之二，「經合署」援款三分之一，路面舖好之後，要插上「中美合作」之旗幟（如公車牌似的）。這旗幟是筆者按照美援方式設計的，盾牌形狀，右方是青天白日國旗，左方是星條旗，攔腰處是「兩隻握手」。「不行，假如每一條馬路、街巷都插上這樣的一面旗幟時，成何體統？給予我們的民族自尊心何在？」我拒絕為這「項目」製旗。當然要吵、這一吵，層峰而上，直至到主任委員蔣夢麟先生處。

蔣夢麟先生（已歿）還有主任秘書 蔣彥士先生（當時的主任秘書，後曾接任主任委員、教育部長、總統府秘書長，現任外交部長。），當然同情我的建議。柏油馬路照舖，沒有那面「怪旗」。此後，顧福林再見了，他被調任他國。我的漫畫技巧，受華特狄斯耐影響極深，雖然畢生之中從未見面，但我仍然願意承認他是我「感靈」上的恩師。由我開始看米老鼠黑白片時開始，我就不斷地學習他的畫技、手法。在「漫畫界」而言，他是我心目中的一代偉人。

民國卅九年我已遷到台北，由於「農復會」的工作只是一個刻板「文教」工作。無法發展我的特長，我仍有著向報館投稿漫畫的興趣。恰巧那時候中央日報增設有漫畫週刊。由梁又銘、梁中銘昆仲主編。筆者親往拜訪並說明了投稿的意願。梁氏昆仲在來台前曾在廣州看過我的漫畫，表示歡迎我參加他們的陣營。第一篇漫畫發表是「解放了的牛伯伯」，接著是「牛伯伯打游擊」和「牛小妹」等等。

當時中央日報的社長是馬星野先生，他「慧眼識英雄」，認為我是漫畫界的「彗星」，必需重用。將「牛伯伯打游擊」改為每日連載，刊登於三版頂欄。說實在的，當時的「官報」很少人看。但中央日報的銷售量日夕暴增，大人小孩都要看「牛伯伯」！跟著大華晚報創刊，邀筆者繪「老油條畫傳」，中華日報邀筆者繪「楊經邦畫傳」，民族晚報繪「牛老二日記」... 甚至於當時付不出稿費的自立晚報、華報，我也常替他們義務作畫。

在這漫畫場面完全打開的時間，真可謂一發不可收拾，工餘的時間完全「投資」進去，連睡眠的時間也被剝奪。有時候三兩知己到舍間要搓幾圈衛生麻將時，在牌桌一旁另置一張小桌，實行一面搓牌一面趕稿。（包括小說稿在內。）在以上漫畫打場面的過程之中，還有一段插曲，另一位「官報」老板召見我，（恕不報其名。）同樣邀請我為該報作畫。這位「頭家」大概是做官過久，說的是「官話」，他說「牛哥」二字不好聽，要我另取一個筆名，又說不要寫詼諧的東西，要「有血有淚」... 就只有這間「官報」，我沒替他畫漫畫。

「漫畫」已可以證明，是大眾化「精神糧食」其中的主要的小菜，不論知識水準高低，老少咸宜。在非常時期，它指向前線，它是重要的「紙彈」之一。在後方，應發展它的功能，稱為是「社教」，那是官樣文章，要針砭現實，「改革社會風氣」，「貶惡揚善」...因之，我極力從事評論式的漫畫發展。以「牛老二日記」為主，單圖漫畫為副──它的功能與報社的「社論」功能相同。甚至於傳播的力量更為快速。

評論式的漫畫是相當刺激的，因為文盲都可以看得懂，看不懂可以問人，馬上就懂。而且高於文字的技巧就是可以將醜態誇張得淋漓盡致。漫畫的缺點就是「歌功頌德難」，歌功頌德的漫畫有時候看起來是肉麻兮兮的。最新名詞，稱漫畫為「戰畫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由評論式漫畫展開，讀者是笑哈哈的，（也許他們是一笑了之）但對我而言，是百面樹敵，「危機四伏」。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，揭發一件貪污案，或是抨擊一件貪污案，就會把主貪和從貪一連串帶出來，連同他們的眷屬至親好友全得罪了，成為仇敵。看新聞報導和社論，因為寫者沒有署名，他們不會記恨，漫畫卻有我的「牛式簽名」，他們就會把「全帳」記到我的身上來，施以各種明暗手段的報復，甚至於扣上「紅帽子」。

我不妨說幾個有關漫畫的小故事。（擇其要可說的才說！）

一、那時候的亞洲影展，張小燕連得三屆的童星獎。我繪了「我國電影事業尚處在兒童時代」的一幅評論漫畫，得罪了中影公司的幾位大員。

二、美國電影「七年之癢」在台上映，文化局認為片名不妥，活生生的要改名為「七年一覺飄香夢」，其實「癢」和「飄香夢」又差別多少呢？筆者繪了一幅漫畫，繪了七個牛老二的漫畫人形，第一圖，小癢，第二圖，漸癢，第三圖，更癢，第四圖，大癢... 最後一圖是代表「文化局」的一隻手，喊道：「不許癢！」讀者是哈哈一笑了之，但卻得罪文化官員不少！在這期間，社會有許多「打抱不平」，受委屈請求救濟，甚至於夫妻失和，會有很多的人來找漫畫家申訴一番。

三、一位市長要請我吃飯，根據新聞報導，這位市長是經常請議員吃花酒的，而請帖上訂的卻是「狀元樓」。我向來者說，「我要和一般的議員一樣，吃花酒。」這位市長真了不起，他真請吃花酒，只是不出面下帖而已。酒席間，中人告訴我說，市長要送我二十萬元，（當時愛國獎券第一特獎是二十萬。）隨便替市府畫一些什麼社教的東西。條件是此後所有的漫畫不再批評市長，漫畫上不再見市長的名字。以漫畫發財，豈不簡單麼？假如接受這筆錢，等於出售「漫畫的靈魂」了。當時的二十萬元是很誘人的，但是要維持「漫畫的貞操」，它的價值又何止萬萬千？我婉謝這筆「贈與」，說：「市長做得好，我必『歌頌』，做差了，照樣『評論』！」並謝謝他的「花酒」。

四、我被一本「內幕雜誌」製造內幕，漫畫是「戰畫」，當然反擊，這一戰，引發了「文化清潔運動」，二十餘本「內幕雜誌」向我圍攻！真是「內幕」得連祖宗山墳都搬了家。這一仗可說筋疲力盡，遍體鱗傷，漫畫不夠用還得寫文章補充，幸好文藝界甚多「義士」、「拔刀相助」。「戰役」的結果是「內幕雜誌」停刊處分。自此，敵人更多。

「人怕出名豬怕壯」就是這個道理，香港來了個女影星，她要和我交朋友是為慕名。由酒宴開始延伸到北投的美華閣飯店（同席的聞人甚多）。通宵達旦後晨遊烏來風景區——估計這「馬拉松式的玩樂」長達三十六個小時，做夢也不想到竟演變成為「妨害自由」。當時自立晚報發行人李玉階先生（曾在華山修道七年，道行異於常人），他給我看相，說：「孩子，你有百日牢獄之災，無妨的，去吧！」

我坐牢了，「牆倒萬人推」，所有挨過「揍」的敵人紛紛露面。「兵敗如山倒」，「人在牢中不知愁」，只好由他們「揍」了。最奇怪的是國民黨台北市黨部搶在這時間給各報館發出通知「此後不要再用牛哥的漫畫」。果然，一百天「牢獄之災」滿了，計算是便宜了我三個小時，出獄了。再看各家的報紙，所有的漫畫被掃得乾乾淨淨，我欲重振旗鼓時真是比登天還難。

一些大報，他們寧可翻譯西洋貨，跟著「日本連環圖侵台」。漫畫的命脈近乎奄奄一息，這豈不是我的罪過麼？那時仍勉強用我的漫畫的只有民族晚報和自立晚報。徵信新聞報（中國時報的前身）社長余紀忠先生召見我加以鼓勵，他說：「我是不管的，你只管替我的報紙畫漫畫吧！」我繪了「牛太妹」長篇連載，因為題材和發揮受了限制，畫得不好，一年多中輟。

看情形是很難翻身了，我決心把漫畫發展到海外僑報去，一面敞開大門收學生，訓練出「班底」，預備搞卡通電影。然而經費無著，兩期學生總共有百人，各奔前程自尋出路。大華晚報闢「漫畫專欄」版請我主編，因此又有了一線生機。轉眼「漫畫專欄」已有十四歲，幾番風雨，依然如斯。

某年記得一位文化局的大官員，在「文藝獎金」頒獎大會過後，打電話給我，說他的兩個孩子吵著要向我學漫畫。我說：「老哥，你剛頒發文藝獎金，美術有獎，書法有獎，雕刻有獎，文章有獎... 唯獨漫畫無獎，你叫孩子學漫畫，不怕將來餓飯乎？」對方啞口無言，掛了電話。迄今，「國家文藝基金獎」之中，設有「漫畫」項目，是否是由此誕生的不得而知？

我執漫畫筆由抗戰開始，迄今四十餘年，歷盡滄桑，眼見老一輩的已「封筆收山」，後起寥寥學生數人。每有青黃不接之感。「日本連環圖侵台」猖獗已到無可收拾地步，我們的主管單位「國立編譯館」好像對「日本貨」有親切感（已出版的至少有千種）。而對國內作家的作品，卻套上了孫悟空的「緊箍咒」（唸時會痛得你翻筋斗倒豎蜻蜓）。
　　
前年將「牛伯伯打游擊」交名人出版社再版時，國立編譯館頭一個條件是所有文字要改為打字，否則不受理。豈不笑話麼？我們正倡導「中華文化復興」，各級學校「鼓勵學子用毛筆寫字」。否則將來的學子每人揹一台中文打字機上學？「牛伯伯打游擊」刊登於代表國家的中央日報，當年為反共宣傳立下「汗馬功勞」，這已是眾所週知的事情，而且已經出版再版多次！連這本書也受刁難，其他的可想而知。

國立編譯館要把「漫畫」，只要是很多圖畫連在一起的，就將它打進「連環圖的欄柵」裏去。沒有審定執照出書，可以通知警察單位沒收之。出版社是商人，「不怕官只怕管」。打官司事小，以後的生意難做了。筆者今年有兩部書送審，其一是「老油條畫傳」是在大華晚報連載，已曾經出書及再版兩三次。在六月廿五日送審迄今，有如石沉大海，一去不返。另一部漫畫書是「牛伯伯美國旅遊記」，曾在大華晚報連載，今年七月廿七日送審，也如「石沉大海」。

中國時報與「人間百態」要我寫一點「世界漫畫大觀」，篇幅所限，只擇要寫一些我在台灣三十年作畫的經歷，就是一大堆了。總而言之，漫畫是「戰畫」，對外是作戰，對整個社會，也無時無刻對「邪惡」作戰。我繪漫畫的經驗是，繪「歌功頌德」的漫畫甚難，吃力不一定討好。對「邪惡」卻不一樣，一針下去會連膿帶血都給他捅出來的。


牛哥(李費蒙)大事年表

1925 (牛年)農曆四月十五日丑時，誕生於香港九龍蒲崗村。
1929 4 歲 父親李冠球攜眷，共九口進入大陸，由上海半年後去長沙，年餘再赴漢口。
1931 6 歲 入漢口市立特別小學（市特小）接受中國教育。
1937 12 歲 (牛年)抗日開始，畫街頭抗日漫畫與漫畫結緣。年底，由長姊帶返香港以避戰火，進入華仁書院接受英國式教育。
1938 13 歲 為補貼生活所需，開始漫畫投稿。
1940 15 歲 重返漢口英租界，全家團聚，接受吟誦古文之另類教育。為地下報紙「好漢報」畫抗日漫畫，被捕坐牢（支那子供政治犯），後列入「看管兵籍」。
1942 17 歲 入「大楚報」，參加清鄉大隊隨軍記者，接觸到神秘之大別山「紅槍會」。為日後名著「亡魂記」之靈感來源。
1943 18 歲 正式進入「大楚報」畫廣告，為傅資生吸收做「燈信間諜」，被汪精衛警察所捕，為日「軍報導部」所救，脫離日本之「看管兵籍」。
1944 19 歲 在大楚報服務，學編副刊、畫插圖，又為劇團畫劇服、海報及編劇本。再繼續冒險做「燈信間諜」。
1945 20 歲 找不到傅資生，被政府以在偽報工作判為「文藝漢奸政治犯」，坐牢一七七天後無罪釋放。
1946 21 歲 至長沙，考進聯合國救濟總署公路大隊卡車大隊任分隊長，運送救濟物資至後方荒僻之山區。
1947 22 歲 入廣州新聞界、華南日報畫「牛伯伯畫傳」、環球日報畫「孖辮女（牛小妹）畫傳」，開始寫小說。
1949 24 歲 (牛年)在廣州被農復會聘為首席美術設計師，三個半月後，匆匆結婚來台，九月一日抵台。
1950 25 歲 長女李吉吉誕生，畫「解放了的牛伯伯」、「牛小妹流浪記」。
1951 26 歲 畫「牛伯伯打游擊」、寫「畫室孽緣」，開始寫「賭國仇城」。
1952 27 歲 生次女李雙雙，畫「魔掌逃生」、「牛伯伯打游擊」、「老油條畫傳」、寫「賭國仇城」、「職業兇手」。開始勞軍，至政工幹校授課。
1953 28 歲 創「兄弟畫報」，組自費勞軍團。畫「牛老二日記」，繼續完成「賭國仇城」。寫「職業兇手」、「情報販子」。畫「楊經邦畫傳」、「老油條畫傳」、「牛伯伯打游擊」。
1954 29 歲 發起「文化清潔運動」，掃蕩黃色內幕新聞，畫「牛伯伯打游擊」、「老油條畫傳」、「楊經邦畫傳」、「狂想曲」、「WC 先生」、寫「情報販子」、「職業兇手」、「亡魂記」。
1955 30 歲 畫「牛伯伯復仇」、「狂想曲」、「牛老二日記」、「楊經邦畫傳」、「牛小妹遊台灣」、寫「大小姐與流氓」、「亡魂記」，結束第一次婚姻。
1956 31 歲 莫須有罪名被捕三個月，寫「駱駝奇案」、「浪人傳」、「莽漢情痴」、畫「萬里搜凶」、「四眼田雞」、「牛太妹」、「四千金」。年底與馮娜妮訂婚。
1958 33 歲 與牛嫂馮娜妮結婚，生三女絲絲，寫「駱駝奇案」、「咆哮山崗」、「仇奕森探案」、「莽漢情痴」、畫「浮世繪」、「牛老哥日記」、「小阿飛」、「小龍兒」、畫空投傳單。
1961 36 歲 (牛年)鼠年尾生四女李立立，牛年腎結石開刀。寫「咆哮山崗」、「鬥駱駝」、「巨無霸」，畫「牛伯伯遊台灣」、「浩劫篇」、「牛夫子記」、「大富之家」、「牛大姐」。
1962 37 歲 牛家班成立於家中，寫「功夫新娘」、「恐怖麗人」、「狙擊公司」、「鬥駱駝」、畫「風騷鬼」、「大少爺從軍記」、「大偵探胡佬鴨」、「大班周」、「浩劫篇」、於電視上授課。
1963 38 歲 寫「情報掮客」。
1964 39 歲 東南亞闢稿源。寫「魔鬼玩偶」、「禁海之狐」、「冒險樂園」、「無比敵」、畫「胡佬鴨系列」，「畫中話」、「牛伯伯筆記」。
1966 41 歲 東南亞闢稿源。三月十二日編大華晚報漫畫版至1987 年8 月31 日。生子李羿．寫「左輪泰系列」、「箱屍案」、「紫飄香」、「再鬥駱駝」、「狂風暴雨」、「孽緣」、「尋兇記」、「貓眼女郎」、畫「小鐵牛」、「四千金」。
1969 44 歲 生么女李喜喜，寫「賭命記」、「李亞龍系列」、「左輪泰系列」、畫「拳師狗」、「畫古畫今」。
1970 45 歲 拍抗日電影「雙槍王八妹」。寫「左輪泰系列」、「魔鬼新娘」，「肉票嬌娃」、「尋兇記」、「狂風暴雨」、畫「胡佬鴨」、「有話要說」、「名言篇」，「老油條還鄉記」。
1972 47 歲 東南亞闢稿源．寫「十二煞星」、「江湖無道」、「人在江湖」，參加勞軍活動，畫「牛和尚」、「牛伯伯遊台灣」。長女李吉吉結婚。
1973 48 歲 (牛年)東南亞旅遊。畫「牛伯伯遊東南亞」、「阿丁與阿當」、「畫古畫今」、「名言篇」、寫「左輪泰」、「雷霆島」，「紫色夜叉」，赴金門勞軍。
1975 50 歲 畫「名言篇」、「畫天畫地」、「畫古畫今」、寫「猛鬼邨」、「潛水俱樂部」、「偵察者七號」、「第二劊子手」。父逝於香港，返港葬父後去泰國。生日於馬祖勞軍。
1978 53 歲 寫「偽鈔案」、「魔鬼情人」、「一○一女凶手」、「迷魂香」，畫「小牛喜妹」、「暴發戶」、「牛伯伯遊東南亞」。赴美旅遊。
1980 55 歲 赴美旅遊。畫「牛伯伯遊美」，寫「女菩薩」、「飄香殺手」、「餓鷹潭」，赴港揹負母親返台。
1981 56 歲 母逝，岳父去世。赴全島各地旅遊，後赴美國、加拿大旅遊，寫「好漢王五」、「人在江湖」、畫「牛老哥日記」、「牛小妹」、參加勞軍。
1982 57 歲 除畫漫畫專欄外，放棄工作，揭發國立編譯館盜版書商之勾結，在今天畫廊開展覽會、展出不良漫畫，由牛嫂主持於台北四家今日公司舉辦六十九天之「漫畫、名人字畫展」，副總統謝東閔先生、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先生、監察院院長余俊賢先生及多位政府官員，國大代表，立、監委均到場，指導參觀。次女雙雙于歸袁孝松君。
1983 58 歲 抵押房屋支付漫畫戰爭開銷，牛哥腿部骨折尚須應付官商勾結集團之車輪訴訟，計牛哥被訴十一宗，牛嫂被訴三宗，均為譭謗官司，展覽依法停止。
1985 60 歲 (牛年)官司仍繼續中，牛哥趕畫四十幅，展出於台北今天畫廊，賣畫以紓困境。十四宗官司全勝。年底三女絲絲于歸項乃康君，寫「奪命遊戲」、畫零星漫畫。
1986 61 歲 應國民黨文工會之請，率子弟兵赴東部六市鎮作「春之旅」漫畫表演。牛嫂母逝於美，雙赴美、加，寫「一○八酒鬼仙」、「奪命遊戲」、「世界博覽會遊記」，畫零星漫畫。
1987 62 歲 牛嫂赴美找到四邀請單位，促成牛哥率弟子五人作巡迴畫展SF、LA、NY、DC 後團員返台，牛哥、牛嫂再於SF、SANJOSE、LA、HUSTON、CHICAGO、DC、SEATTLE、TORANTO 畫展，獲二城市「牛哥牛嫂日」殊榮，大華晚報停刊。
1988 63 歲 赴美、加旅遊。牛哥返台後再去廈門、廣州、海南島，再畫零星漫畫於聯合報等報，寫「一○八酒鬼仙」，赴、日、韓、菲等地。
1989 64 歲 赴英遊覽，赴美、加、東南亞，寫「一○八酒鬼仙」，畫「老來騷」。
1990 65 歲 赴北京轉九江參觀國際龍舟賽及天下第一燈（四川自貢市）、三上廬山，牛哥不適，赴瀋陽、北鎮、新城、錦州返北京，牛哥肺炎，返台，病癒赴美。畫「牛小妹」、寫「一○八酒鬼仙」。
1991 66 歲 赴美開畫展，再遊日、韓。赴上海，春、秋二度江南遊，上海、蘇州、無錫、鎮江、揚州、南京、杭州。畫「牛小妹習字」及零星漫畫，寫「一○八酒鬼仙」。
1992 67 歲 赴美、巴哈馬、赴菲律賓，寫「一○八酒鬼仙」、「家族小故事」，畫「現世報」、「神仙世界」、「牛老二筆記」。
1993 68 歲 畫「神仙世界」、「牛小妹」，旅遊美南及波多黎各，後再赴廈門、上海，寫「家族小故事」、「一○八酒鬼仙」。
1994 69 歲 赴意大利、法國、瑞士、美國後轉百慕達，年底子李羿娶妻蕭燕玉。畫「神仙世界」、寫「家族小故事」。
1995 70 歲 赴長江三峽、停留武漢二十天，遊武當山、木蘭山、荊州返台後，赴巴里島，再二度赴美。四女李立立于歸孫宏君。畫「神仙世界」、寫「家族小故事」。
1996 71 歲 四月獲愛孫李丞，十一月獲外孫孫正，赴美、加旅遊。
1997 72 歲 (牛年)四月十九日突嘔血，知得癌，五月猶出席衛生署反毒大會並作畫，九月為牛哥精典集寫自序，十月畫最後一幅畫，十一月廿七日突昏迷，廿九日病逝台北，十二月二日牛哥作品發表會成了紀念會，十二月廿四日出殯，安奉於北海福座。
1998 牛嫂組「牛哥漫畫文教基金會」籌備處，十一月廿一日至十二月六日於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「漫畫家牛哥作品紀念展」。


鍾情失蹤事件 ~ 宛若台灣「羅生門」的綁架風波 （張貼者：粟子）

事件發生於1956年7月，當時鍾情受邀到台灣訪問，同時進行電影〈關山行〉（1957）的拍攝工作。 然而，7月7日傍晚結束公開行程後，鍾情便失去蹤跡，兩天音訊全無。 負責接待的公營片廠「中電」擔心出差錯，趕緊通知「省刑警總隊」全台找人，最後竟發現她和當時知名漫畫家牛哥（李費蒙）及攝影家徐凱倫（徐宙輝）在烏來「遊山玩水」。

本以為只是單純的「樂而忘返」，未料，回台北製作筆錄時，鍾情卻說自己是被硬「拖」去的，瞬間帶有浪漫色彩的「同遊」成了不情不願的「綁架」。 對此，鍾情指出她和牛哥根本不熟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情，至於「失蹤」則是對方切斷她對外聯繫，阻止她搭車回台北所導致的結果； 反觀牛哥，言談間似與鍾情已有超乎友誼的關係，「失蹤」是兩人共同的意思，記者將這樣的說法引伸為「私奔」。

兩人說法差距甚遠，演變為一宗各說各話的羅生門。 其實，鍾情在進入烏來前，就因為必須換證入山而與當地員警交談，她說：「我是被綁票來的，不要讓車子進去。」 只是，員警看鍾情態度輕鬆，以為是開玩笑，所以仍舊放行。 對此，鍾情則說，她是因為不想鬧成僵局，即便心裡極不情願，仍未顯露憤怒。 警員的「誤會」讓鍾情錯失「逃脫」機會，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，只得跟著牛哥和徐凱倫遊山玩水。

由於鍾情不採激烈反抗的態度，以致讓外人僅覺得「鍾小姐好像不高興的樣子」、「很可憐的爬在溪邊曬熱的大石頭上取暖」，而沒有「被人綁架」的感覺。 據牛哥說，他認為鍾情之所以「謊稱被綁」，是因為怕得罪「新華公司」老闆張善琨，失了原本的工作。 對此，鍾情則斥為無稽，她表示自己想去哪間公司不行，為什麼一定要在「新華」，也勿需為繼續留在「新華」而說謊。

鍾情「遭綁」的供詞，使牛哥和隨行的徐凱倫吃上「妨害自由」的官司，兩人原本老神在在，卻在首次宣判時被處「有期徒刑十個月」。 當時的報導稱兩人「相顧失色」、「始料不及」。 特別是「陪同」的徐凱倫更是一肚子委屈，辯護律師墨文藻替他大呼冤枉：「牛哥與鍾情走在前面有趣，他跟在人家的背影後面『寂寞』，今天他又跟在牛哥的後面『入獄』。」

如果真是像那位律師所說，和牛哥一樣被判十個月徒刑的徐凱倫，真是池魚之殃！ 事過境遷五年，來台為電影〈妖女何月兒〉（1961）宣傳的鍾情似仍無法遠離陰霾。 她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語氣無奈地回答：「唯有我對一位漫畫作家，感到很遺憾，因為在五年前，我隨王元龍先生等回國祝壽，結果鬧出一次事情，這次我再回國，他的筆下仍不肯放我。」

鍾情所說的，就是當時牛哥刊登在報紙上、意有所指的「君子報仇三年不晚」、「野貓叫春」等諷刺漫畫。 或許就是這些攻擊，讓鍾情頓生「將一切交給上帝」的感嘆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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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哥四十年後談鍾情綁架案 ~ 另一種真相，不該和未來國家元首同時追求一個對象。(楊年熙/1993年)

牛哥參加一個旅行團來了巴黎，在他安排緊密的行程中，和他在十七區的“正龍酒家”邊吃邊談了普通一頓飯的時間，第二天又趕在他上飛機之前通了電話。短促匆忙中說不清他的漫畫與小說所代表的那個“殺豬拔毛，反共抗俄”的時代，卻也勾出了許多遙遠的記憶。

1925年出生，1993年巴黎行時68歲的牛哥回憶說 － 他是第三代香港人，四歲時隨畢業於英國皇家書院，任“太古洋行”經理的父親返回大陸。抗日戰爭爆發時他十二歲，被學校編入“小鬼隊”，在各處牆壁上畫抗日漫畫，或寫“抗戰到底，擁護蔣委員長”等標語，他也因此成為日本人的小戰俘。汪精衛偽政權使他免於一死，逃回香港避難。

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香港被日本人佔領，他再隨家人回到湖北。十七歲那年，他被派到偽政府報紙擔任隨軍記者，接觸到山區的神祕幫會紅槍會。十八歲時再被國民政府地下組織吸收，做替盟軍飛機指示航線的“燈信間諜”。但是抗日勝利後，他在偽報工作的經歷使他被列入“文化間諜”名單而入獄。這些驚險的特殊經歷後來都成為他寫小說的題材。

牛哥嘆道：“童年和少年時都十分可憐，不走江湖也不行。當時的中國社會制度和人文思想都在歷史的劇變中逐步調整，八年抗戰接著內戰四年，固然產生了許多英雄，但更多的是鎮日東奔西走，前途茫茫的可憐蟲，我所畫和寫的，便是這些大時代中的小人物。”

牛哥體型高大，年輕時是位英俊瀟灑的美男子。中年以上的人都記得他成為“電影明星鍾情綁架案”主角，那段大鬧花邊新聞的日子。事隔近四十年，由他親口說出來，竟然又是另一種真相。他說起這段往事誠懇自然，令人無以置疑。到臺灣拍片的鍾情對外表示是被騙而與牛哥同遊烏來，很可能是在非常情況之下的一個不得已的脫身之計。

他說：“和鍾情約會，是我個人的《羅馬假期》，不幸她當時也是未來國家元首追求的對象，她不該把對方的約會給忘了。《太子》大為生氣，不過並沒有預備對我怎麼樣，是他底下的蒼蠅、馬鞭纏著我不放，我為此坐了一百天的牢，算是非常浪漫的牢。”

他說：“今天想起來，全是過眼雲烟了。蔣經國先生在愛情方面做得不好，在建設國家方面做得很好，功過相抵了嘛！何況人總是有弱點的。我和鍾情始終是朋友，見了面，誰都不提往事，笑笑而已。” 牛哥於事發一個月後與女友訂婚，故意給社會一個反應，他那年31歲，蔣經國44歲左右。現在他和“牛嫂”馮娜妮經常四處旅遊，牛嫂寫遊記在報上發表。問牛哥何時停止畫漫畫和寫小說的？他說：“我自己從來沒有停過，但老人總不能老霸佔著位子啊！”
